
这家位于城东的菜
市场里，开店卖烤鸭和
盐水鸭的老徐是个名
人，每天，他的店铺要卖
掉起码50只鸭子，周末
和节假日翻倍。下午一
点半钟，斩鸭子的顾客
终于散去，老徐店门口的折叠小方桌
上，立刻放上了棋盘。卖莲藕的、卖烤
馕的、卖鱼丸和虾丸的小老板都热切
等着，老徐若没有剥下他的一次性手
套来加入，棋局多半是不会开场的。
老徐棋艺一般，远不及卖鱼丸的

老蔡，但若他不来，对手连赢三盘也觉
得没味。
看官可能惊奇：老徐为何有这般

威望？遍布南京的熟食店都在卖鸭
子，每天手起刀落，把半只鸭子整整齐
齐斩成18片或20片的小老板，估计能
有一万个，他们同样能把烤鸭烤得流
光溢彩、蜜色诱人；能把腌好的盐水鸭
低温慢焖，做出“皮白肉红骨头绿”的
好卖相。李安要是重拍《饮食男女》，
这些小老板斩鸭子的技术，也绝对可
以当男主角的“手替”。可为什么偏偏
是老徐这家店开了30年，人缘好得像
是菜市场里的大哥呢？
如果你隔三岔五来排队斩鸭

子，并留心观察，就会明白其中的关
窍了。
夏去秋来，对门卖凉面凉皮的小

店撤走，新来了一位卖肉夹馍的小老
板，西安人，棋艺很臭。老徐与之下了
几盘棋，就听他埋怨说，生意并不好，
南方人控制体重的意识非常强，传统
的肉夹馍，要当着顾客的面，夹取一块
连肥带瘦的卤肉，切碎后夹进馍里，顾
客一看就嫌油腻。老徐一面在棋盘上
落子，一面跟他建议：少做一点卤肉，
每天多做几十个白吉馍（指肉夹馍的
“饼壳子”）。卖肉夹馍的小老板很困
惑：“为啥？没有卤肉和肉汁，白吉馍
吃起来可噎人了……”老徐卖个关子，
只是说：“我自有妙计，过一天你就知
道了。”
隔天，见到熟悉的老客，老徐忙着

替他们斩鸭子、舀卤汁，会诱导他们：
“要不要再来一两副鸭肝？喏，瞧见我
对门的店没有？那家的白吉馍做得漂
亮又正宗，俗话叫做‘铁圈虎背菊花
心’，那种馍，火候到位，香气逼人，你
就买几个一块钱的开口白吉馍，回家
后把我这烤鸭脯子和鸭肝切碎了，加
上一点青椒碎，混合，填在白吉馍里，

加一小勺烤鸭卤子，嘿，那风味，你脑
袋里要是没有竖起感叹号，你来掀了
我家的招牌。”
顾客一听这描绘，眼睛发亮，外焦

内软的白吉馍，就算白嘴吃，口感也不
差，何不回家做一次实验？
傍晚六点，小老板的卤肉还剩下

好几块，一大筐白吉馍都卖完了。不
服不行，小老板第二天下棋时，就跟
老徐讨教。老徐告知本地人的口味
偏好，小老板心领神会，接连推出好
几款新口味的肉夹馍馅料：烤五花肉
加生菜，焦香中夹杂一丝爽脆；卤牛
杂加一小勺煮得稀烂的牛肉，可以衬
出牛杂的不同口感，有些绵韧，有些
弹脆，有些软糯；擂椒皮蛋加蒸腊肉，
有一股粗犷浓郁的重口味，晶莹透亮
的腊肉加上皮蛋的溏心、擂椒的辛辣
与甘甜，简直绝了；传统卤肉也有改
进版，添加熟荞麦粒、玉米粒及洋葱
碎，既可解油腻，又加入了丰富的色
彩与口感……思路一打开，整个菜市
场的熟食摊位：清真牛肉铺子、烤五
花肉铺子、蒸腊肉铺子，都成了肉夹
馍店小老板的大后方，而如何合作，
如何分享利润，都是在鸭子店门口的
棋局上捎带着谈成的。
这些基层小老板的合作，就像一

张绵密的网，它有弹性，有韧性，兜住
了竞争带来的激烈冲击，托住了每一
个家庭的柴米油盐。
生意有了进展，肉夹馍店的小老

板很不好意思，觉得欠了老徐的人情，
非要买一箱桃子来答谢。老徐笑着婉
拒，让他把桃子带回去给孩子吃。老
徐回忆道：“30年前，我刚在这里开鸭
子店的时候，生意也很一般，那会儿，
是旁边做春卷皮的李大妈扶持了我。”
老徐彼时20岁，还是小徐，李大妈为
其出主意，由她见缝插针来做些烤鸭
饼，并切好葱丝和黄瓜丝。她让小徐
挂出小黑板，声称“买一份鸭脯肉，加
两块钱就有烤鸭饼和配菜，回家立马
可吃美味的烤鸭卷饼”。一只刚出炉
的烤鸭，晶莹发亮，浑身好似流淌着蜂
蜜与晚霞，小徐飞速地片好鸭肉，每一
片，都连皮带肉，形如一枚柳叶。自打

李大妈的策略奏效，鸭
子店每天能卖出的烤
鸭，一下子从十来只，
增加到三四十只。
那是今天的老徐

在金陵城立足的第
一站。

“李大妈当年大概60岁，为了照
顾我的生意，她开始摊烤鸭饼。她手
艺好，饼子摊出来薄得透明，可以像纸
一样捏拢再放开，舀一勺烤鸭酱涂在
饼上，一点不漏。李大妈今天要是健
在，该有90岁了。”

晚风中，老徐的声腔带着浓稠的
怀念，也许，正是李大妈的善意，让他
暗下决心，要尽可能地扶持这个市场
的新人，为他们出主意，把他们当搭
档，而非对手。他做到了，只是，他也
为之付出了小小的代价：因为心思没
太放在棋上，下了这么多年的棋，依旧
被卖鱼丸的老蔡压着打。老蔡已经表
态：老徐，在你旁边卖了20年鱼丸，上
了棋盘寸步不让，才算拿你当一条汉
子看。

老徐笑着点头，只听“啪”的一声，
他的“卒”又向前移动了一格。

鸭子店门口的棋局
明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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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旷洒脱的性格
与沉闷压抑的官场间
存在的距离感，总让
苏轼生出挣脱束缚的
念头，王安石变法后
新旧党争日益激化，
这种感受变得愈发强
烈。为避免与新党正
面冲突，他主动自请
离京，这种明哲保身
的处世选择，正是他
从《庄子》思想中汲取
的智慧。
“散木也，以为舟

则沈，以为棺椁则速
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
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能“成材”
的树早早就被砍掉，成了木料，只有
被当成废柴的，才可能得到长成大
树的机会。苏轼专门写诗分享感
悟：“散木支离得自全，交柯蚴蟉欲
相缠。不须更说能鸣雁，要以空中
得尽年。”他本想以“散木”自处，保
全自身，却始终无法脱离官场漩涡，
只能用擅长的艺术形式抒发苦闷。
除了诗词，苏轼也通过作画来抒

情达意。他曾自评创作选材与风格
是“善画古木丛竹，竹寒而秀，木瘠而
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把枯
木、竹、石当作自己的好友，存世的
《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恰是
以这“三益之友”为题材的代表作品。
《枯木怪石图》创作于乌台诗案

发生之前，苏轼任徐州知州之际。画
中有枯木、怪石、竹子、杂草。枯木如
鹿角般卷曲盘折，怪石如蜗牛壳般盘
旋，寥寥几丛竹叶从石后探出，数根
杂草立于树根旁。画面整体墨色疏
淡，仅竹叶用墨浓重，如压舱石一般，
在左下角与右上角翻卷的枝干形成
反向拉力。画面的焦点是枯木，形态
张扬狂放，有种要挣脱大地和怪石束
缚的气势。这株枯木的形态与通常
的树干造型不同，树冠与树干连接处
扭转，伸向另一个方向。那伸向天空
的枝杈，不正如同苏轼想要挣脱官
场羁绊，伸向自由的手臂吗？
米芾作为苏轼的好友，在《画

史》中解读他的“胸中郁结”：“子瞻
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
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而苏轼的学生兼好友黄庭坚则从另
一角度理解他的枯木画，在诗中写
道：“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
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
蟠风霜。”二人的解读各有侧重，皆
有道理。米芾存世的独立画作极
少，但《珊瑚帖》可算作半书半画的
作品，帖中他随手勾勒的珊瑚笔架，
形态像戟又像叉，和苏轼笔下扭曲
的枯木气质如出一辙，都带着冲破
束缚的向上张力。看来，米芾更能
共情苏轼藏在笔墨里的心结。
苏轼的枯木，是“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浓”的美学原则，是古人托
物言志的方法，更是大巧若拙的人
生智慧。当我们理解了苏轼的“拧
巴”，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枯木是
打着转地向上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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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挟持到酒桌上的，我说我
牙疼，咬不动东西。不行！一边一个
壮汉挎着我的胳膊把我扭到饭店，还
有几位女士在一旁煽风，说什么“不去
就不给面子”等等。
等坐下，他们要给我倒酒，我捂住

玻璃杯口死活不干，说绝对不能喝，喝
了酒牙就得疼死。他们不信，让我张
嘴给他们看。我张开嘴，“啊啊啊”地
喊。几个家伙瞅了半天，说没看出
啥。我说半个脸都肿了还没看出啥？
他们说不行，无论如何也得喝点，便开
始抢我的玻璃杯。我使劲捂着不撒
手，终于一位女士动了恻隐之心，说算
了，让他喝水吧。那几个家伙才住手。
可他们仍然不死心，席间不时挑

逗着我的底线：“来，喝点？”我摇头。
一个家伙又夹了一块牛肉在我眼前

晃：“要不，你来块这个？”要能咬得动，
我早动手了。结果，一桌子好菜，我只
吃了鸡蛋和豆腐。几个家伙从一开始
的劝酒演变到一起馋我，故意吧唧
嘴。我为了维持硬汉的形象，默默地
忍受着巨大的疼痛，面带微笑地看着

他们，心里却骂：这些个损友！
第二天上午，我实在挺不住了，来

到了医院。主要是中午还有一个酒
局，我得躲。我到了口腔科，拍了手术
台，然后发在群里，证实自己在医院。
几个家伙说：“不行，我们活要见人，死
要见牙！”真狠！

女医生给我检查后，说早就该拔
了，你是咋挺过来的？我说，背后有强
大的损友团支持着，不让拔。女医生
笑了，然后给我打了麻醉针，把拔牙钳
伸进我的嘴里。

我把拔掉的牙的照片发到了群
里。一个家伙竟然说：“这，这是人
牙吗？”

我无语。干脆一个字不回，电话
也不接，避过了中午的酒局。

晚上，有人敲门，我问谁，对方答
送外卖。我也没订外卖啊！开门，竟
然是一个家伙。嘿嘿嘿就挤进门，拎
着不少吃的，然后就傻傻地坐在我对
面喝着啤酒啃着鸡爪子馋我，还录视
频往群里直播……

群里一片赞美声。从始至终，都
没有人提我的牙！

我的牙
鞠志杰

花乃草木之精华，自具灵性，插
花可美化环境，洁净身心。

●雅舍谈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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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之中探诗画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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